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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时代··新媒介新媒介··新批评新批评
□□李李 震震

如果从孔子评诗、论乐的言论算起，中国的文艺批评至少已有

2500多年的历史了，已经积累起了丰厚的历史遗产和独特的学术传

统。而在今天，这一古老传统正在经历一次全面更新和发展。在持守马

克思主义文艺观和中国文化价值观、中国审美传统、中国话语体系这些

“恒量”的基础上，中国文艺评论正在经历“新时代”“新媒介”两个前

所未有的“变量”的革新。

新时代与文艺批评的职责和使命
在传统意义上，我们无论采用何种角度来定义，文艺批评都是一种

学术建构行为，都是基于对文艺作品、文艺家、文艺现象和文艺问题的

学理分析、研究而做出的价值判断，并以此去影响文艺家、社会公众和

文艺的整体发展，最终被纳入新的学术建构进程。而在新时代的历史文

化语境中，文艺批评除了要更加充分地发挥其传统功能外，还要担当起

时代和历史赋予的全新职责与使命。

从历史来看，是新时代第一次自觉地将文艺的繁荣发展，放在了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和平崛起的整体进程的高度来认识，文艺被作为

民族复兴进程中与“强大的物质力量”并存的“强大的精神力量”。文

艺批评不仅是文艺繁荣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牵引力，而且是联结文艺与

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的重要转换环节。文艺作品和文艺现象中大量的助

力于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的元素需要文艺批评去发掘、去论证、去升

华，许多文艺家为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的自觉意识需要批评家去唤醒、

去引导、去推动，这是新时代文艺评论最重要的职责与使命。同时也必

须认识到，今天是历史上文艺最丰产的时代，也是文艺界问题频出、

“烂苹果”泛滥的时代，因为中国文艺此前从来没有经历过市场化、商

业化的冲击，也从来没有经历过今天这样一个高度媒介化的时代。文艺

与商业利益的结合，成为当今中国文艺主要问题的根源所在。大量在名

利驱使下出现的文艺乱象，尽管一再批评、制止、管控，却依然屡禁不

止。因此，坚持艺术理想、美学标准和人民立场，去发现、甄别文艺问

题，坚决剜掉“烂苹果”，也是新时代文艺评论的重要职责与使命之一。

在新时代，文艺被视为延续中华文明根脉、凝聚民族精神、彰显文

化自信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文艺批评则应当是延续中华文脉、凝聚民族

精神、彰显文化自信的推动者、阐释者和学术建构者。这就要求新时代

的文艺批评家树立自觉的民族文化本体意识，探索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通过对大量文艺作品、文艺家、文艺现象和文艺问题的分析与研究，去

推动中华文明在新时代中国文艺中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阐释并

建构新时代的中华民族精神。

此外，在新时代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文艺批评不仅肩负着对文艺本

身的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引导创作、推出精品的传统职责和使命，而

且担当着连接文艺与社会、与人民群众、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多重关系

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担负着提升整个社会审美、引领时代风尚的职责与

使命。

新媒介与文艺评论的转型和变异
在传统文艺批评中，媒介仅仅是一种传播工具，对文艺批评不具备

本质上的决定作用，因而在所有关于文艺批评的学术讨论中几乎被忽

略。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以互联网和各种移动终端，以及

形形色色的自媒体、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数字媒介，已经开始改变包括文

艺和文艺批评在内的整个社会文化。

在数字技术引发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媒介变革中，古老的文艺批评正

在发生从主体、属性到形态、话语方式、价值标准等全方位的转型与变

异。媒介已不仅仅作为一种传播工具，而是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的主体因

素和文艺批评本体的构成因素，开始全方位重塑文艺评论。

媒介赋权使普通公众获得了对文艺问题公开发言的机会，使“人人

成为批评家”成为可能。由此，文艺批评的主体已经由少数专业批评家

扩展到社会公众，批评主体的公众化正在将文艺批评变成文艺舆论，将

文艺论坛变成众声喧哗的公众舆论场。作为舆论的文艺批评，与传统意

义上作为学术建构的文艺批评，在属性和功能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舆

论更多地是一种社会情绪的宣泄和调节过程，而非学术建构行为，而且

舆论与传统批评相比，其公共性、话题性、多元性和对话性更强，因而

其社会效应和影响力远远大于传统批评。

当然，即使在文艺批评舆论化之后，传统的专业文艺批评依然存

在，专业文艺批评家依然会在众声喧哗的公众舆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然而，在公众舆论场中的专业批评家的角色和职责已经被改变。专业评

论家不再可能满足于自圆其说、文责自负的自足状态，而会成为文艺公

众舆论场中的意见领袖。根据传播理论的解释，意见领袖应该比普通公

众掌握更多信息，具有更强的信息解读能力，其功能与职责是负责为公

众解读信息，并引导公众的意见。

意见领袖式的批评家作为数字媒介时代文艺批评的新型主体，从主

体意识、专业素养到职责使命，都与传统文艺批评家有了很大区别，除

了要比传统专业评论家具有更强的媒介意识和媒介驾驭能力之外，还要

具备更高的专业素养，更大的信息挖掘、收集和解读能力，更强的人格

魅力和亲和力，否则，何以去感召、引导公众舆论？一般来说，集体的

智慧是无穷的，公众中藏龙卧虎，孕含着大量对文艺问题的真知灼见。

如果一个专业批评家没有足够的专业素养和信息量，又何以去引导公众

意见呢？

数字媒介推动文艺批评转型是全方位的，除了上述在批评主体、属

性外，话语方式、文体形态、价值体系等等，都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转

型与变异。

亟待建构的新评论
新时代与新媒介的同期抵达，在推动文艺批评全面转型的同时，也

将文艺批评新的学术建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我们对文艺批评及其学术规范的认知是建立在过去的文艺、文化生

态基础上的，而随着新时代、新媒介的到来，原有的生态基础已经发生了

巨大变化，传统文艺赖以发生的时空观，文艺本身的创作、生产、传播、审

美与消费，以及社会、文化的整体建构对文艺的需求等等，都已经今非昔

比了。因此，文艺批评必然要经历一次新的学术建构，而且由于文艺批评

肩负着上述重要的社会文化职责和使命，其学术建构异常紧迫。

限于篇幅，笔者无法深入讨论新时代、新媒介环境下文艺批评的学

术建构问题，这里仅就完成这一建构的基本思路作一简要陈述。

首先是对文艺批评的属性进行重新认识、分析和论述，建立兼容学

术建构的传统属性与公众舆论属性的认知和学术框架，并针对目前文艺

舆论场中出现的问题和乱象，提出重建文艺批评公共性及公共伦理的学

术和实践路径。

其次是在学术层面构建兼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传统文化价值

观和多元化价值诉求的文艺批评价值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具体

深入落实“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价值评判标准。

其三是根据文艺批评主体的公众化和意见领袖角色，兼顾中国传统

批评主体的“才、胆、识、力”和现代精神内涵，提出新批评主体重建

的要求和思路。在引导公众舆论的同时，强化意见领袖的作用和职责。

其四是结合当下文艺创作、生产、传播、审美和消费的现实，及其

对文艺批评的实际需求，重新认识新批评的文体形态。重新认识针对文

艺的媒介批评、跨媒介批评、视听媒介批评、微批评等新形态，以及以

论文、著作为主的传统文艺批评形态的媒介化转向，并使文艺批评新形

态在公众认知和学术认知中逐步合法化、常识化。

这些思路是新时代、新媒介环境下中国文艺批评学术建构和批评实

践亟待深入展开的几个方面。本文仅作为问题提出，期待批评界同仁进

一步研究、论证。笔者认为，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社会发展的伟业需

要文艺批评的助力，各文艺管理机构不断出台加强文艺批评的新举措，

建立在新时代、新媒介历史文化语境中的新批评的建构与实践已成历史

的必然。

（本文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

席。本文系 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数字媒介时代的文艺

批评研究”阶段性成果。）

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

责任编辑：黄尚恩 教鹤然 电话：（010）65005101 电子信箱：wyblilun@163.com 理论与争鸣 2021年8月23日 星期一

清代学者阮元《十驾斋养新

录序》云：“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

后论升降焉。”如果从发轫于上世

纪20年代前后的“新文化”运动

算起，到今天也已100年。讨论中

国文论百年间的开启、发展、变

化、得失、重建等话题，已成为当

下学术界的热点。其中有两篇文

章值得注意：张伯伟先生指出，中

国百年文论存在以文献学代替文

学研究和生搬硬套西方理论从而

沦为“概念游戏”的两大误区（《中

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

题》，《文学遗产》2016 年第 3

期）；蒋寅先生认为：百年以来西

方和中国学者对于中国文论存有

“缺少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理论范

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命题”

等诸多“偏见”。（《在中国发现批

评史——清代诗学研究与中国文

学理论、批评传统的再认识》，《文

艺研究》2017年第10期）两位学

者不谋而合，都对同一问题进行

了深入思考，检讨百年来中国文

论发展的得失成败，进而提出理

论与方法的重建之路。本文按照这一思路，通过

分析百年文论中如“一与多”“通感”等概念的成

功范例，提出立足文学作品，利用古典资源，对话

西方文论，建设中国文论的思路和途径。

从作品到概念
中国文论如何建设？对于这个至今还没有结

论、正在探索中的问题，我们可以进行多方面的

思考。比如当前学术界比较流行的思路，是将古

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结合，从而期待能构建出新的

理论体系。但笔者认为从百年以来取得的成效来

看，从理论到理论的推导并非是一条成功的道

路。这其中缺少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文学作品。西

方文学理论家韦勒克说过：“文学研究区别于历

史研究之处在于，它需要处理的不是文献，而是

不朽的作品。”程千帆先生也认为：“我们无论用

哪种方法从事研究，都必须归结到理解作品这一

点上。”可见，无论是中西还是古今的文学经典理

论，它们的产生都有一个基础，那就是广博而复

杂的文学作品。

实际上，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归纳、演绎和抽

象来构建现代文论体系，一直是百年以来中国学

人的努力方向，前辈学者在这方面作出过一些成

功的探索。如程千帆先生上世纪80年代初在《古

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一文中论述的

“一与多”。在论文最后他特别指出研究“古代文

学的理论……主要是研究作品，从作品中抽象出

文学规律和艺术方法来”，十分强调以文学作品

为中心探讨理论问题，努力在“在古人已有的理

论之外从古代作品中有新的发现”，推动中国文

论的现代化。

再如钱锺书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提出的

“通感”概念，钱先生自述其研究方法：“具体作品

引起了一些问题，导使我去探讨文艺理论和文艺

史。”他通过对古今中外各种体裁文学作品的具体

分析，异中求同，细致地归纳和抽象出“很早就在西

洋诗文中出现了”的“通感”这一文学批评术语。

由此看到，无论是中国固有的词汇，还是西

方的文论术语，“一与多”和“通感”都是在中国百

年文论建设中已有的成功案例。我们在赞扬他们

别出心裁、见解卓越的同时，应该看到他们的结

论都是从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中得出来的。

从前辈学人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中，笔者认为

构建“中国学派”的文论体系，应该是采用“文学

作品—抽象概念—理论体系”这样一个循序渐进

的历程。中国文论建构的基础是文学作品，最终

的理论体系是通过概念形成的。这里之所以强调

是“文学作品”，因为中国文论的核心是立足于文

学作品的审美批评，许多批评的概念是从对文学

作品的理解、鉴赏、比较、概括、演绎中得来的，其

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需要仔细斟酌的。

“意法论”
最近张伯伟先生在《“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

术的思想”——纪念王元化先生》一文中谈到“意

法论”：“语文学和文学理论相结合，运用在文学

的创作论和批评论中，古人也有了一些初步的实

践，这就是‘意法论’。其学理基础不仅来自文学

批评本身，更有广远深厚的经学研究背景，而且

能与西方文学批评作对话，足以成为今天探索文

学研究新方向中的一种可能。”提出将“意法论”

转变为一现代文论术语的可能。

我曾在《杜诗学视角下清初学者“意法论”诗

学理论和方法》一文中讨论过“意法”这个概念。

“意”与“法”本来是古代文论十分常见的两个概

念，“意”是诗意，“法”是技法，但二者合而为一变

为“意法”概念，则形成于清代初年的诗论中。首

先见于陈之壎（1608-1684）所撰《杜工部七言律

诗注·注杜律凡例》：“诗，意与法相为表里，得意

可以合法，持法可以测意。”认为要达到理解诗

“意”（亦即作者之“志”），必须从诗“法”（章法、句

法、字法等）入手，二者“相为表里”，如果缺少了

任何一方，不仅不能得作者之意，亦不能得作者

之法，并且坚信这是杜诗解意最为重要的原则。

“意法论”指诗意与诗法并重，两者互为表里，强

调作品内容与形式的一致性，它是在古代传统

“以意逆志”的思想背景下、在清初杜诗阐释的实

践中产生出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古代诗学的理

论和方法。从其概念命名、产生本源、文本依据到

作为批评方法的实践，都形成了

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对于构建

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具有

积极意义。

“意法论”这一概念的产生与

杜诗文本有直接的关系。陈之壎

此书本身就是对151首杜甫七律

的注解和分析，是从作品“写什

么”（意）和“怎么写”（法）的辩证

关系中分析和归纳而成。从“意法

兼到”的杜甫作品出发，创造性的

将“意”与“法”合二为一形成“意

法论”，概括为凡例，由创作论进

而转换为批评论，体现出这一概

论产生于文学作品，又能应用于

文学作品的有效性。

无独有偶，清初另外一位学

者冯班在其书论和诗论中同样具

有“意法论”的思想，《钝吟杂录》

卷六论书法云：“唐人用法谨严，

晋人用法潇洒。然未有无法者，意

即是法。”这句话虽然是直接对书

法而言，但综观冯氏的诗学思想，

这句话也是完全适用的，冯班的

诗学思想正是建立在乃兄冯舒

“情法统一”的基础之上。蒋寅先

生认为冯班是“最早将朴学精神

引入诗学的先驱，开启并确立了

清代诗学的专业特色”，从这个意

义上说，“意即是法”不仅在书学

和诗学上都具有“意法论”的理论

意义，更具有文艺理论的普遍性。

“会通”
除“意法”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概念是“会

通”。“会通”这个概念，在中国出现得很早，涉及

到哲学、史学和文学等多个领域。哲学上如《周

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

通，以行其典礼。”孔疏释“会通”为“会合变通”之

意。史学上，司马迁著《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

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即是会通古今

之意。文学上，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古来辞

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

色尽而情有余者，晓会通也。”杜维运先生认为：

“‘会’是网罗天下所有的资料于一书，‘通’是贯

穿古今，极天下之变，而成一家之言。”总之，“会

通”的意思是要求学者能够汇总左右，融通前后，

更好地把握事物发展的脉络。

清代杨伦的《杜诗镜铨》一书虽然以“简明”

著称，但对杜诗的“源流”论述得却十分周详，上

下古今，进退百家，该书《凡例》云：“唐子西谓作

文当学龙门，作诗当学少陵，则趋向正而可以进

退百家矣。故非尽读古今之诗，不足以读杜诗。兹

于源流所出，派别所开，均特为标举，洵为诗学津

梁，得以尽穷正变。”《凡例》中提到的“源流”贯通

了《杜诗镜铨》全书，在本质上是中国古代学术中

“会通”思想的体现。

杨伦的“会通”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

一，《杜诗镜铨》阐述杜诗“源流”，具体落实在诗

人的用语、用意、风格、派别等诗歌内部的发展变

化上；与李善注《文选》相比，在注释体例上已经

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形成了一种新的注释范

式。其二，杨伦在“会通”思想和“推源溯流”论的影

响下，完善了对杜甫诗学体系的建构。其三，杨伦

通过诠释“转益多师”和“别裁伪体”，证得杜甫诗

学的“正变”之道，进一步阐明了杜甫诗学体系中

的关键。总之，《杜诗镜铨》一书所蕴含的“会通”

思想，不仅对构建“杜甫诗学”的理论体系具有重

要价值，对于中国文论的构建也具有重要意义。

由此再谈一下“会通”思想与西方文学理论

“接受美学”的对话问题。中国古代的“会通”思想

与西方现代阐释学者伽达默尔提出的“视域融

合”的接受美学有共同点。接受美学强调从作者

的构思到作品的产生，再到后世读者在“期待视

野”下的不断阐发，作品本身是一个不断被解释、

被重塑的过程。这与“上下古今，进退百家”的“会

通”思想一样，以杜诗作品为中心，在“作品—读

者”间重构了它在后世的接受发展，展示了它越

来越厚重的“人文”品格。“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通过与西方文论的比较，谋求异中求同，可以进

而确定这一概念的合理性。

文论概念的“与古为新”
对于中国文论概念探讨的思路，可以借用

《二十四诗品》中“与古为新”一语：“与古”是“尚

友”古人，“为”是成为，不是为了，不是为了新而

新。“能与古为新则光景常新”，笔者认为对于中

国文论的建构，也应该重视“与古为新”的思想方

法。笔者对“意法论”和“会通”的探讨，都是从文

学作品出发，充分借鉴了古代文论的学术术语，

再进行重新洗炼、阐发、对话和建构而成。笔者认

为，所谓“与古为新”是中国文论从传统走向现代

的必由之路。

最近看到纪念王元化先生百岁诞辰学术研

讨会的主题是“古典资源的再发现和重建”，顾名

思义，是通过利用古典的文献文本和理论资源对

中国文论进行重建。上文谈到程千帆先生阐发的

“一与多”这一文论概念，出自于《周易》和《老子》

两部中国古代经典；而钱锺书先生拈出的“通感”

一词，在亚里斯多德的《心灵论》中就已经提到

过。同样出于“古典资源”，虽然是西方的“古典资

源”，但“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

裂”，仍然可以成为中国学人再发现和重构的学

术资源。因此，如何借鉴和阐发“古典资源”，确实

是当代学者正在严肃思考的问题。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文论建设途径之

一，当以文学作品为重点，参照古代已有的概

念，无论是哲学的、心理的或者文学的，在与西方

文论形成有效的对话机制中，建立起具有“中国

学派”的文论体系。

（本文作者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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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有溪自北，起于高原》）
谷溪是延安作家中上承“延安文艺”传统、

下启新世纪新一代诗人的老诗人，直到现在仍

光焰夺目。与国内众多的高产诗人相比，他的

诗歌产量并不多，且多以短诗为主，但他的许多

诗歌像地下突腾运行了千年后喷发出来的火

山，拥有无限能量。他的诗无论写景还是状物，

总能融入主体生命情感，喷发出主体生命投射

的想象，一下子抓住读者的心。如他那首流传

甚广的《黄河》就是其主体生命的象征性写照，

而《在轩辕古柏的浓荫下》是他饱经沧桑岁月后

大胆奇伟而又独特浪漫的诗性想象。

谷溪先后结集出版了诗集《第一万零一次

希望》《我的陕北》《天声地籁》；主编出版了《新

延安文艺丛书·诗歌卷》《西北作家文丛》，纪实

文学集《追思集》《高天厚土》《大山之子》《奉献

树》《人民记者冯森龄》《陕北父老》等。1999

年，他获陕西省人民政府“1949年—1999年首

届炎黄优秀文学编辑奖”和陕西省作家协会“双

五文学奖”。

他在退休后仍坚持从事文学活动，坚持创

作，还主编了大型文典《绥德文库》《志丹书库》

《延川文典》《宝塔文典》等，共84卷。2019年，

谷溪创作的电影剧本《周总理回延安》改编为

《周恩来回延安》搬上荧屏，并获中宣部“五个一

工程”奖。

谷溪反复说：“于我个人而言，劳动就是做

事。这是人活着的最基本的条件。将自己安身

立命的具体工作与社会发生较为密切的联系，

这项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也就超越了生存本身。

个人生命活动的形式与内涵也将因此得以丰富

与丰满。将我们的文艺创作活动，投身到新时

代这个百年巨变的伟大时代，唱响时代的主旋

律，不正是一件幸事？”这并不是一句空话、套

话，而是他一生追求的真实心声。

扶持新人，奉献自己

谷溪有一套自己的“老枣树理论”。他说：

“陕北有一句农谚，‘栽枣树不如砍枣树’，砍倒

一棵老枣树，在倒下的地方就会茂盛地生长出

一大片嫩枣林。”

作为一名长年扎根基层的文学工作者，谷

溪的身边总是簇拥着众多爱好文学的青年。只

要这些青年爱文学、肯上进，他就非常热心地帮

助他们改稿、推荐发表。即使他年逾耄耋，他仍

特别能设身处地地体会青年人奋斗的艰辛，家

里也总是围着一群寻求指点的文学青年。在文

学的道路上，他就是一位辛勤的老农，只要发现

有一棵破土而出的文学新苗，他总会细心呵护，

精心培育，待以成长。

路遥就是他发现的文学青年，谷溪与路遥

是一生的知己。谷溪比路遥大8岁，文学让他

们的灵魂相互吸引。谷溪是《山花》的灵魂人

物，路遥就是《山花》的中流砥柱。路遥是在

延川《山花》上初露头角，展现出自己的文学

魅力的。

路遥早期的诗歌《当年八路延安来》《灯》等

均是与谷溪合作的结晶。1977年，路遥与谷

溪合作的散文《难忘的二十四小时——追忆周

总理一九七三年在延安》，发表在《陕西文艺》

第1期。

谷溪与路遥亦师亦友，谷溪为全力在文学

道路奋斗的路遥扛了不少担子。1985年，青海

人民出版社出版《路遥小说选》，让路遥包销

3000册图书时，他第一个想到了谷溪，让谷溪

这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在延安落实订户，谷

溪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此事。其实，后来事情不

说也可以想到，谷溪把这3000册书全“包销”在

自己家里了。路遥知道此事后，感动地说：“曹

谷溪真是个好人，他对朋友弟兄再不能了！”路

遥在病重期间，说他最喜欢的照片就是与谷溪

一起站在黄河岸边的合影。那时的谷溪 29

岁，路遥21岁，镜头记录下了他们风华正茂

的模样，也记录下了他们曾经并肩奋斗的深厚

情谊。谷溪说：“1969年认识路遥后，我们之

间就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特别是延川时

代，路遥好像是我和我的家庭生活中的一个组

成部分。”事实上，如果没有谷溪当时看中路

遥的才气，拉他一把，路遥的文学道路也许会

走得更加艰难。

谷溪是伯乐，他不仅仅推出了路遥，还帮助

许多基层文学爱好者发表文章。1973年 8月

20日，《山花》第20期发表北京知青梅绍静的

叙事长诗《兰珍子》。随后，谷溪推荐给陕西人

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产生了良好反响。从《山

花》中走出来的作家海波也是一个典型，在成为

真正的作家之前，他是一位会唱信天游的农民

“伞头”。海波的第一首诗歌，就是谷溪和陶正

“修改”出来的。1984年，他的13万字的中篇

小说《农民的儿子》在《黄河》发出后，他闭门读

书十年。1994年《延安文学》全年连载的笔记

小说《烧叶望天》，文思泉涌。他成为与《山花》

同步成长的作家。海波后来这样回忆：“曹谷溪

是我文学上的启蒙老师，也是我在学习和创作

上的坚定支持者、欣赏者和鼓励者，生活中的好

兄长、好朋友和维护者。没有他的引导我很难

走上文学路，没有他的指导和帮助我很难坚持

下来，没有他几十年如一日的鼓励、宣传和抬

举，我很难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中保持如此持续

的热情和进取心。”

路遥以创作的方式成就了自己，而谷溪却

以奉献的方式点亮了自我。从确立文学初心到

现在几十年来，谷溪对《山花》作家群的帮助辐

射到了整个陕北地区的作者。他总是把培养文

学人才放在第一位，更愿意与年轻的文学爱好

者们分享自己的文学资源。他乐此不疲地帮助

年轻一代，经常做松土、施肥与喷洒“绿色灭虫

剂”的工作，倾心呵护尚还稚嫩的创作与作品。

每当与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们谈论文学时，他总

是感到青春的激情又回荡在心间。

如今，陕北一代又一代怀揣梦想的青年人

切切实实地触摸到了文学的门槛，从而坚定地

走上文学的道路。陕北的作者们大都把根须深

扎在大地之中，讲述百姓身边的故事，反映群众

的喜怒哀乐，用接地气、沾满露珠的鲜活作品建

构了一个个意趣盎然的艺术世界。

今年“七一”，年逾八旬的谷溪老人收到

一枚珍贵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聆听了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后，他激动地说：

“习近平总书记给全体共产党员发出第二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的动员令。我们文艺工作者如何

书写好新的历史时代，就是要‘以史为鉴，开创

未来’。作为一名党员与延安的老文艺工作者，

我还要继续发挥余热，再为党的文艺事业尽一

份绵薄之力。”

正如他的笔名一样，陕北群山中千回百转

流淌着的谷溪，润物无声而又绵绵不绝，他心

中既有来自黄土高原的气魄，更有水载万物的

包容。


